曹洞祖师披剃处，千年风光何再来

    在距浙江诸暨市区二十多公里处的五泄风景区里，有一座不大起眼的寺院：五泄禅寺。寺内仅有两座小小的殿堂，寺院全部面积不会超过几亩地。与寺院左右紧靠在一起的一长溜饭店，几乎无一例外，都在门口张挂十分醒目的菜单，竞相以野鸡、野鸭、野兔、野猫、野蛇、山鸟等“野味”召徕游客。佛教向以“不杀生”为根本，而如今这所寺庙却被这一大片“野味”饭店团团围住，真是哀莫大焉。

    常人恐怕难以想象，眼前这一座规模局促的小寺庙，追根溯祖，竟然是一座来历不凡的千年[image: image1.jpg]AP 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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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哪！其鼎盛时期，曾有僧房数百间、僧众数百人、庙产数百亩。而尤可称道者，在于此寺乃是佛教禅门五宗之一的曹洞宗的祖师爷----良介禅师的披剃之地。

    据史藉记载，良介（807--869）为浙江会稽诸暨人，幼年出家，性极聪颖。他的头一个师父教他念会《般若波罗蜜心经》之后，又教他念别的经文，良介说：“念的心经尚未领会，先不用念别的经吧。”师父问他哪里不会？他以手扪面说：“弟子明明有眼耳鼻舌身，为何心经上说无？”其师大骇，须知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个只有八岁的小孩啊！

    师父遂对良介说：“我领你去见你真正的师父。”便把他带到诸暨五泄三学禅院，让他受了该寺主持----灵默禅师（782--841）的剃度。良介在五泄三学禅院跟灵默禅师修学多年，掌握了极为丰富的佛学知识。后与弟子曹山本寂同创曹洞禅宗，为佛教禅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灵默禅师是唐高僧马祖道一的高足，有感于诸暨五泄风水殊胜，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在此创立三禅学院。至宋嘉佑初年，三学禅院改为“五泄禅寺”，规模亦有扩展。千年以来，五泄禅寺香火不断，唐周镛，宋刁约、陆游，元杨维桢、王冕，明袁宏道和唐寅、祝枝山等吴中四才子，清刘墉，民国伍朝枢、郁达夫......历代许多达官显赫、文人墨客为五泄禅寺留下了珍贵的诗赋画卷。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支侵华日军途经五泄寺时，放火焚烧寺院，大部分禅房毁于火中。日本乃曹洞宗流传最广之地。良介禅师在世时，日本和尚瓦室能光就曾来华拜其为师。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僧人道元来华从洞山第十三代如净禅师受法，归国后将曹洞宗推向了日本。至莹山绍瑾（1266--1325）在今横滨一带建总持寺大力传授，曹洞宗在日本更获广阔流传，至今信徒已达千万之众。良介禅师创立的曹洞宗跟日本民众堪称因缘深厚，可是曹洞祖师的披剃之地却被日本军队焚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抗战胜利后，经国民党县长力倡，当地士绅出资，禅寺得以修复。修复后的寺庙尚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官厅等建筑六十间。出生诸暨、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先生特地为五泄禅寺修复一新而题辞：“存中硕父，泽中瑞叔。”这八个字刻在东龙湫摩崖上，今犹可见。

    1949年，寺产被政府接管，僧人大都被迫还俗，庙里还留有和尚18名。至“文革”一来，菩萨全被红卫兵砸毁，和尚统统被扫地出门，残存的几间禅房被当地林场作了仓库，寺院的废墟上盖起了杂七杂八的宿舍，五泄禅寺不复存在焉。

    1984年，诸暨县决定开发五泄风景区，次年，风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为了提高五泄风景区对外界的吸引力，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修复并开放千年古寺也提到了县政府的议事日程上。1986年，诸暨县政府正式发了个诸政【1986】82号文件，批准了县宗教民族事务科《关于要求划定五泄禅寺房屋范围和土地面积的报告》。根据县政府批准的这份报告，承认五泄禅寺原有天王殿、大殿、后殿、藏经楼、佛祖楼、厢房等各种僧房共67间、11弄，划给五泄禅寺的土地面积共计9870平方米，折14.8亩。

    照理说，县政府的这个文件如果能够落实，那么，修复后的寺庙跟它往昔的鼎盛时期虽不能比，但大致上可回复到四十年前那场兵火劫难后修复的水平，也不错了。

    遗憾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四十年前后已不可同日而语矣。四十年前，那位国民党县长祝更生先生，是凭着对佛教的一片热诚，发起修复被战火焚毁的千年古寺，而鼎力捐资的赵作铭等当地士绅也都是佛的信徒，故此善举一举而成。四十年后，长期被执政者斥为“封建迷信”的佛教虽已从“文革”的劫难中稍稍喘过一口气来，但县太爷之同意修复五泄禅寺，无非是要借古刹之名为五泄风景区多吸引一点游客，为当地多赚一点钱，以这种如意算盘为出发点，寺庙能顺顺当当地修起来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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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难怪，县政府的红头文件发了整整十年了，诸暨已由一个“县”升级为一个“市”，县太爷已陛升成了市长大人，而当年这个文件上批准的寺院范围、面积拖至今日仍有十之七八没有兑现。历经艰辛，至去年四月才开了光的五泄禅寺，至今仍处在一墙之隔不时有“野味”临死前发出痛苦哀鸣的与佛门清净之地极不协调的氛围中......

    日前，当笔者在五泄禅寺与该寺主持新波法师彻夜长谈时，这位明Yang法师的授戒弟子一谈起这些年为修复古寺而遇到的种种不如意事，便不由得发出种种感慨来：

    “县里同意修复五泄禅寺，只是把我们当做风景区的一个点缀而已。对外，或许还要靠我们打打牌子，对内，却把我们寺庙划归五泄风景管理局领导！风景管理局召开什么会议，跟我们根本不搭界的，也要我们派人参加，把我们寺庙真的当成他们的一个下属单位了。寺庙本来是独立于国家行政部门之外的，现在却让一个国家行政单位来直接领导一所寺庙，这岂不是乱套了麽？这样做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吗？”

    我说：“既然把你们寺庙划给风景管理局来领导，那你们就叫他们发工资好罗！”

    “发工资倒好罗！政府部门从来就没给我们一分钱。连他们每年十几万游客的门票款，也不肯按最低的比例分一点给我们。”新波法师知道我说的是反话，苦笑着摇了摇头，又接着说：“县政府的82号文件是批给县宗教科的，宗教科是代表政府管我们寺庙的主管部门，为了落实文件划定给我们的房屋范围和土地面积，我们有事少不得要向宗教科请示汇报。原来那个老的宗教科长对我们还算好，可他退休以后，新的宗教科负责人对我们的事根本不想管，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我有事找他们，他却叫我们去找风景管理局！我说，我找你们，是因为你们是管我们的，县政府文件也是批给你们的，不找你们找谁？这事真叫人弄不懂，宗教科本来是应该为宗教界说说话的，现在却不知在他们在干些什么......”

    “文件里批给你们寺院的面积不是有九千八百多平方米吗？现在实际上给了多少？为什么至今不落实？”我请新波法师把那份文件拿给我看了后问。

    “目前寺院的面积，没精确丈量过，院墙里的面积，估计不会超过二千平方米。山门前的地皮说是划给寺院的，大约有千把平方米吧，可是那上面野生的毛竹、竹笋，只能他们摘，一根也不许我们动，就连门前那块很出名的‘将军石’，我们想修葺一下，让游客可以登上去看看，也不准我们动。批给我们的九千八百平方米，大部分仍被林场占着，或是他们盖的宿舍，或是他们开的饭店，将寺庙紧紧围在中间......我要他们把地皮交出来，他们反而要我们‘赔偿’什么损失 ！”

    “为什么不请上头来协调解决呢？”我问。

    “嗨，别提了。我不知跑了多少次，他们都嫌烦了，我也越来越没信心了......上头很少下来看看，即使有人下来了，也总是被他们接去大吃大喝，临走还有山货可拿。到我们这儿来转上一圈呢，一个小庙，穷得很，吃又没得吃，拿又没得拿......到时候还会帮我们说话麽？”当新波法师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声音里透出了几丝悲怆。出家人本该离世俗的琐事远一点，主要的精力应放在修行上，而现在却不得不为了一所古寺的命运而同这个世俗社会最世俗的习俗一次又一次地周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啊。

    说起来，他跟着杭州灵隐寺的根源法师刚来此地修庙时，还是个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一晃，今已六十六岁了。根源法师因灵隐寺的日常事务无法脱身，不久就回去了，而他则留在这儿为修庙献出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精力......我对他说，他若能把五泄禅寺修得像个样子，能让禅寺恢复往昔的风光，这可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是的，我这生若能办好这件事，也就心甘了......”这位七岁就在桐乡凤鸣寺出家的老人，眼睛里透溢出坚毅的神采，但声音里仍流露出明显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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